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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外语愉悦的预测作用

潘明军， 李玉辉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摘 要： 受积极心理学的影响， 二语习得领域正经历一场“积极转向”， 开始关注二语习得者学业情绪中的积极情绪——

外语愉悦。为了分析情绪智力与大学生外语愉悦的相关性， 验证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外语愉悦的预测效果， 本研究采用特质情绪

智力量表（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 TEIQue）和基于外语愉悦量表（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FLES）
编制的大学生外语愉悦量表， 使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不同高校二语为英语的的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对 285份有效问卷分析的

结果显示： 情绪智力的社会能力能正向预测大学生整体外语愉悦、 教师支持愉悦和同伴支持愉悦； 整体情绪智力能正向预测大

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研究指出， 着力情绪智力的社会能力培养是改善和提高大学生外语愉悦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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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positive turn” that places emphasis on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 of under⁃
graduate students， as well as to validate the predictive impact of EI on FLE， we employed the Trait Emo⁃
tional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 （TEIQue）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FLES）.  A ques⁃
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ed in English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utilizing the whole-group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 analysis of 285 valid questionnaires revealed that 
the social competence aspect of EI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edicting the level of FLE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pecifically， social competence of EI exhibit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overall FLE， as well as 
with teacher-support enjoyment and peer-support enjoyment.  Moreover， the overall level of EI demon⁃
strat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foreign language interest.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eten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prioritiz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experienced b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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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强调个体心

理和特征的积极品质对个体整体心理和行为的影

响。其理念和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在心理学领域

影响深远， 对二语习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积

极心理学奠基理论的拓宽建构论（Broaden-and-
build Theory）扩展了传统心理学对消极情绪和心理

适应性的研究。该理论认为， 积极情绪可以扩大个

体对事件的认知和反应范围， 并改善个体的心理复

原力和应对技能。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助于拓宽个

体的瞬时思维和行动范围， 促进个体持久的身体、 
智力、 社会和心理资源的建构； 同时， 积极情绪还

可以抵消消极情绪的负面影响， 而消极情绪则会窄

化个体的思维−行动范围。MacIntyre 和 Gregersen
的研究表明， 积极情绪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关注新事

物的能力， 促使其吸收更多的语言输入信息［1］。

然而， 外语习得领域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

少关注学习者的积极品质， 大多聚焦于外语学习焦

虑、 课堂焦虑、 倦怠感等消极品质对学业的影响。

受积极心理学的影响， 二语习得领域中有关学习者

因素的研究正在经历一场“积极转向”， 开始关注外

语学习者学业情绪中的积极情绪对二语习得的影

响。研究表明， 外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情绪

——外语愉悦， 不仅可以对冲学习中的消极情绪， 
增强学习者的情绪稳定性、 提高学习动机和学业成

绩， 还能促使学习者对外语学习持续投入， 从而对

外语学习产生积极的累积性影响［2］。

1　文献综述

1. 1　外语愉悦： 外语学业情绪的积极心理学视角

外语焦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外语学业情

绪研究的重点与热点。近年来， 有关外语学业情绪的

研究表明， 外语学习者的愉悦情绪与焦虑情绪是相对

独立的两种情绪［3，4］。尽管外语学业成绩与外语愉悦

情绪呈正相关， 与外语学习焦虑呈负相关， 但外语学

业高分者可能同时具有较高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心理学研究发现， 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也可能同时具

有较高的消极情绪， 也就是说，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也可能同时存在于个体的情绪体验之中， 试图消除个

体的消极情绪往往是难以实现的。在一项探讨积极

情绪和消极情绪对主观幸福感贡献的研究中， 研究者

测量了参与者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并对他们的主

观幸福感加以比较， 发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预测

主观幸福感方面具有独立作用， 即使在控制了消极情

绪的影响后， 积极情绪仍然与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相关

联［5］。Dewaele 和 Alfawzan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外语

学习者的外语愉悦对外语学习成绩的影响超过了“外

语课堂焦虑”［6］。相比外语焦虑， 外语愉悦情绪对学

习者外语能力的长期发展更具预测力［7］。研究还发现， 
外语愉悦情绪能够直接影响外语学习者的外语学习

行为和策略， 如持续的外语学习投入［8］、 调用不同的

外语学习策略［9］、 更持久的外语学习过程［10］。因此， 
相对于过去更多关注外语学习者消极情绪（如外语焦

虑）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关注和强化外语学习者的外

语愉悦情绪在二语习得中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2　情绪智力与外语愉悦的关联

情绪智力统领个体的认知与情绪， 是个体理

解、 管理和表达自己情绪信息， 以及理解和应对他

人情绪信息的能力。高情绪智力的个体往往能更

好地处理情绪信息， 其不仅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

系， 还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压力。

外语习得领域内的研究发现， 情绪智力能够正向预

测外语学业成绩［9］， 负向预测外语焦虑［10］。研究还

发现。  外语焦虑在情绪智力与外语学业成绩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并据此提出除焦虑之外可能还有

其他类型的情绪也发挥中介作用［11］。后来的研究

也初步验证了此假设， 指出外语愉悦在情绪智力与

外语学业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2］。国内学者

李成陈基于以上研究， 进一步将外语焦虑、 外语愉

悦和学习倦怠三因素纳入情绪智力对外语学业成

绩的预测研究， 发现三者中介效应均显著［13］。李成

陈的研究还认为， 高情绪智力水平的外语学习者能

更好地激发和调动其学习过程中的愉悦感， 降低学

习焦虑， 缓解倦怠感， 增强学习信心， 从而获得更

好的学习效果。此研究中， 虽然外语愉悦的中介效

应没有焦虑的中介效应显著， 但进一步证实了情绪

智力影响二语习得的确定性。该研究还发现外语

愉悦影响二语成绩路径的复杂性： 外语愉悦既可以

直接预测二语成绩， 还可能通过影响其它因素（如

外语焦虑）间接影响二语习得的效果。韦晓保等研

究表明， 情绪智力， 特别是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情

绪智力的社会能力）， 能够促进学习者二语交际意

愿提升： 良好的情绪智力水平有助于学习者更加积

极地看待语言学习， 调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情绪， 
促使其更加主动地投入二语交际［14］。这一研究从

另一侧面肯定了情绪智力对外语愉悦和外语习得

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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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问题

以往研究大多将情绪智力或外语愉悦作为中介

变量纳入对外语学业情绪或学业成绩的研究， 但并未

直接针对情绪智力和外语愉悦二者的关系进行具体

探析。进一步明确二者的相关情况， 确定情绪智力对

外语愉悦的预测作用， 将为外语学业情绪的干预研究

做出铺垫。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所获数据， 分析大学

生情绪智力及其各维度与外语愉悦及其各因素的相

关性， 检验情绪智力及其各维度对大学生外语愉悦及

各因素的预测效应， 进而明确情绪智力及其各维度对

大学生外语愉悦的预测作用， 为大学外语教育教学中

通过干预和调节学习者情绪智力相关变量， 提升和改

善外语学习者外语愉悦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

依托山西省太原市几所省属高等院校各英语教研室， 
在大学教育教学环境下开展， 主要探析以下问题： 1） 
大学生情绪智力及外语愉悦的现状与差异状况如何？

2） 情绪智力及其各维度与大学生外语愉悦及其各因

素的相关性如何？3） 情绪智力及其各维度对大学生

外语愉悦及个因素的预测作用如何？

3　研究方法

3. 1　研究对象和背景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 从 6所大学抽取大

一和大二年级二语为英语的在校大学生 300名作为调

查对象， 研究中所涉及的外语愉悦即样本所选大学生

的英语愉悦。剔除数据不完整问卷后， 回收有效问卷

285 份， 有效率为 95%。其中， 男生 165 名， 女生

120名； 文科学生 77名， 理科学生 208名； 城市来源学

生 150 名， 乡镇来源学生 135 名。

3.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并辅以谈话法展

开研究。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收集被试

大学生的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 包括性别、 来源

地、 年级、 专业等； 第二部分测量被试大学生的英

语愉悦和情绪智力水平。

3. 2. 1　大学生外语愉悦量表

本研究使用 Li et al.（2018）基于中国高中生样本

改编的外语愉悦量表（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FLES）。结合大学生的特点和学习英语的实

际情况， 本研究对量表部分项目进行了改编， 用于测

量被试大学生的英语愉悦水平。该量表包含学习者

英语学习兴趣、 教师支持英语愉悦和同伴支持英语愉

悦 3个维度， 共 11个测量条目， 采用李克特 5点计分

法计分。该量表信度（Cronbach's α=0. 83） 和效度较

高， 可有效测量大学生的英语愉悦水平［15］。在本研究

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82（n=285）。
3. 2. 2　特质情绪智力量表（缩减版）

特 质 情 绪 智 力 量 表  （ Trait Emotional Intelli⁃
gence Questionnaire， TEIQue） 是 Petrides & Furn⁃
ham 于 2001 年基于情绪智力理论编制的李克特 7 级

量表， 共含 153 个测试条目［16］。本研究采用该量表

的缩减版， 共 30 个测试条目： 包含主观幸福感、 自
我控制能力、 情绪能力、 社会能力 4 个维度。该缩

减版量表的信度较高（Cronbach's α=0. 89） ， 每个

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高于 0. 75 ［17］。在本研究

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82。

3. 3　数据分析

首先， 为确保问卷调查的真实有效性， 本研究

在征得任课老师准许后， 以班级为单位展开纸质问

卷施测。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 使用统一指导

语控制施测情境， 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 然后

按要求完成问卷， 以获得研究数据。其次， 借助

SPSS 22. 0 统计软件检验两个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

度。最后， 运用  SPSS 22. 0 进行描述性统计、 相关

性分析和预测性统计分析。

4　研究结果

4. 1　大学生特质情绪智力及英语愉悦水平的总体情况

为考察大学生情绪智力和英语愉悦及其各维

度的总体趋势和特征， 本研究首先采用了描述性统

计与正态分布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表  1 呈
现了大学生在情绪智力、 英语愉悦及各分量表上的

总分、 平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和最大值

等情况。受试者总体英语愉悦平均水平为 40. 08， 
处于样本中间区域（36~43）， 高于低中水平临界值

（36）， 略低于中高水平的临界值（41）， 表明多数受

试大学生英语愉悦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大部分英语

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仅感受到中等程度的英

语愉悦。受试大学生整体情绪智力平均水平为

139. 61， 处于样本的中间区域（125~151）， 略高于

中高水平临界值（138）， 表明大部分受试大学生的

总体情绪智力水平处于中等略偏上水平。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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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整体情绪智力和整体英语愉悦的标准差（6. 55， 
20. 53）可以看出， 大学生在整体情绪智力和整体英

语愉悦上的得分差异较大： 部分大学生（如得分

202 分的大学生）情绪能力水平非常高， 而另一部分

大学生（如得分 93 分的大学生）则明显表现出情绪

能力的严重不足。同样， 部分大学生（如得分 55 分

的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感到非常愉悦， 而另一些

大学生（如得分 20 分的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感受

到的愉悦感较低。表  1 还呈现了大学生情绪智力

和英语愉悦各维度的具体情况。

4. 2　大学生特质情绪智力及英语愉悦水平的差异对比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对比本研究受试大学生

情绪智力及英语愉悦的性别与城乡差异。如表  2 
所示， 在整体英语愉悦（P<0. 05）及英语学习乐

趣、 教师支持愉悦和同伴支持愉悦（P<0. 01）维度

上， 城市生源地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地

大学生。女大学生在同伴支持愉悦维度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男大学生（P<0. 05）。女大学生情绪智力

的情绪能力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 05）。城

市生源地大学生在整体特质情绪智力、 主观幸福

感、 情绪能力维度上的得分（P<0. 01）均显著高于

农村生源地大学生。其余整体情绪智力及其各维

度上的性别及生源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 3　情绪智力与大学生英语愉悦的相关性

基于正态分布检验结果， 本研究运用  SPSS 
20. 0 对所获数据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表  3 数据

表明， 大学生整体英语愉悦与整体情绪智力及其各

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r=0. 18~0. 29）， 整体情绪

智力和整体英语愉悦及其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
0. 18~0. 28）。具体来看， 除了情绪智力的自我控

制和英语学习乐趣与教师支持愉悦、 情绪能力与教

师支持愉悦与同伴支持愉悦、 情绪智力的社会能力

和英语学习兴趣这些变量间没有达到显著相关外， 
其余两个量表的总分及其各维度均显著相关， 如表  
3 所示。大学生特质情绪智力与英语愉悦相关性检

验结果表明，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英语愉悦关系密

切， 大学生情绪智力及其各维度与英语愉悦及其各

因素相关性并不平衡， 这为进一步验证和分析情绪

智力及其各维度对大学生英语愉悦及其各因素的

预测效果奠定了基础。这同时也表明， 通过干预情

绪智力来改善和提高大学生英语愉悦这一途径可

能是有效的。

表  1　大学生情绪智力及其各维度、 英语愉悦及各因素水平

变量

整体英语愉悦
学习乐趣
教师支持
同伴支持

整体情绪智力
幸福感

自我控制
情绪能力
社会能力

满分区间

20-55
5-25
7-15
3-15

93-202
14-42
9-35

21-62
12-42

单项平均值

40.08
17.45
13.10
9.53

139.61
30.42
21.80
42.30
27.45

标准差

0.53
0.31
0.14
0.24
0.96
0.47
0.37
0.56
0.40

最小值

20
5
7
3

93
14
9

21
12

最大值

55
25
15
15

202
42
35
62
42

中位数

41
18
12
10

137
30
21
42
27

偏度（标准误）

-0.13(0.19)
-0.33(0.19)
-0.38(0.19)
-0.24(0.19)

0.42(0.19)
-0.18(0.19)

0.19(0.19)
0.08(0.19)
0.24(0.19)

标准差

6.55
3.83
1.72
2.92

20.53
5.83
4.50
6.92
4.96

表  2　大学生特质情绪智力及英语愉悦的性别与城乡差异（x±s）

项目

整体情绪智力
主观幸福感

自我控制能力
情绪能力
社会能力

整体英语愉悦
英语学习乐趣
教师支持愉悦
同伴支持愉悦

性别

男(n=165)
138.44±1.93
30.16±0.56
21.88±0.43
41.63±0.64
27.16±0.47
39.70±6.68
17.24±0.37
13.17±0.16
9.29±0.29

女(n=120) 
143.08±2.33
31.21±0.88
21.58±0.70
44.32±1.12
28.31±0.80
41.21±0.98
18.08±0.52
12.87±0.29
10.26±0.38

t

-1.21
-0.96

0.34
-2.10*

-1.24
-1.23
-1.17

0.95
-1.80*

城乡

城(n=150)
143.14±2.25
31.35±0.67
22.36±0.52
43.79±0.53
27.76±0.61
41.42±0.79
18.32±0.46
13.16±0.19
9.95±0.34

乡(n=135)
136.15±2.47
29.35±0.68
21.19±0.53
40.99±0.81
27.14±0.78
38.81±0.73
16.67±0.42
12.99±0.20
9.16±0.34

t

2.05*

2.08**
1.56
2.46*

-0.75
2.43**
2.65* *

0.64* *

1.64* *

注：  * P<0. 05，  **P<0. 01。

表  3　大学生特质情绪智力与英语愉悦及各因素的相关系数（r值）

项目

整体情绪智力

幸福感

自我控制

情绪能力

社会能力

整体英语

愉悦

0.275**

0.264**

0.178**

0.194*

0.285**

英语学习

乐趣

0.180*

0.170*

0.117
0.167*

0.151

教师支持

愉悦

0.236**

0.249**

0.112
0.151

0.317**

同伴支持

愉悦

0.231**

0.219**

0.177*

0.125
0.249**

注：  *P<0. 05，  **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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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不同情绪智力水平的大学生英语愉悦差异比较

如表  4 所示， 参照高、 低端各 25% 的极端组划

分法， 将大学生整体情绪智力得分划分为低、 中、 
高三组， 对不同情绪智力水平上大学生英语愉悦得

分的差异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整体英语愉悦、 教师支持愉悦在低−

中−高不同情绪智力水平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1）。多重比较显示， 大学生英语愉悦及其各个

因素在情绪智力的高−低分水平上的差异均达到统

计学意义（p<0. 05）， 如表  5 所示。

4. 5　情绪智力对大学英语愉悦的预测作用

基于对大学生情绪智力和英语愉悦的相关性研

究结果， 以大学生特质情绪智力及四个维度得分为预

测变量， 大学生英语愉悦及其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 
采用逐步筛选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 情绪智力的社会能力能正向预测大学生整体英

语愉悦、 教师支持愉悦和同伴支持愉悦； 整体情绪智

力能正向预测大学生英语学习兴趣， 如表  6 所示。

5　讨　论

5. 1　拓展提升空间， 正视具体差异

大学生在情绪智力和外语愉悦及各分量表上

的得分总体上处于样本的中间区域， 表明大部分受

试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和英语愉悦处于中等水平， 未
来的提升空间较大， 作为英语学习者的非智力影响

因素， 情绪智力和外语愉悦依然是教学实践和研究

关注的重点。大学生英语愉悦整体量表及其英语

学习乐趣、 教师支持愉悦、 同伴支持愉悦三个维度

上， 城市生源地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地大

学生， 表明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在学业情绪方面的城

乡差异仍然较为显著。女大学生在英语愉悦情绪

中的同伴支持愉悦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这可能与女

大学生的交友模式以及其所处的英语学习氛围有

关。在情绪智力方面， 大学生整体情绪智力的性别

差异不显著， 但在情绪能力维度上， 女大学生得分

显著高于男生。在整体特质情绪智力、 主观幸福感

维度和情绪能力维度上， 城市生源地大学生的得分

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地大学生， 这与之前对大学生情

绪智力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5. 2　密切关注英语愉悦的共生变量——情绪智力

整体情绪智力和整体英语愉悦及其各维度呈

显著正相关， 表明学习者英语愉悦与个体情绪智力

关系密切， 英语愉悦与个体认知、 管理和操控情绪

信息的能力紧密相关， 这和研究假设基本一致。英

语学习愉悦反映了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积

极情感体验， 包括学习兴趣、 师生支持愉悦、 同伴

支持愉悦等。高情绪智力水平英语学习者能更好

地捕捉学习过程中的积极信息， 感受到来自教师和

学习同伴的支持， 产生积极的学习情绪， 并调节负

面情绪， 体验到英语学习的乐趣与成就感， 从而获

得更高的英语学习愉悦。相比之下， 低情绪智力者

可能难以有效管理负面情绪， 无法充分感受学习过

程中的积极体验。

从教学实践经验来看， 有理由相信高情绪智力

表  4　不同情绪智力水平的大学生整体英语愉悦及其

各维度得分差异比较（x ̄±s）

整体英语

愉悦

英语学习

兴趣

教师支持

愉悦

同伴支持

愉悦

情绪智力水平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人数/人
70

143
72
70

143
72
70

143
72
70

143
72

平均分

37.769 2
40.000 0
42.138 9
16.666 7
17.184 2
18.555 6
12.487 2
13.223 7
13.472 2
8.615 4
9.592 1

10.111 1

标准差

0.959 69
0.618 15
1.362 28
0.573 05
0.405 97
0.722 04
0.286 62
0.189 74
0.280 27
0.405 12
0.305 61
0.578 42

F

4.506

2.576

3.612

2.745

P

0.003

0.079

0.009

0.068

表  5　高、 低情绪智力水平上的大学生英语愉悦差异比较

项目

整体英语愉悦
学习乐趣

教师支持愉悦
同伴支持愉悦

情绪智力水平

低
低
低
低

高
高
高
高

t值
-4.369 66*

-1.888 89*

-0.985 04*

-1.495 73*

标准误

1.456 97
0.867 08
0.392 08
0.657 34

P值

0.003
0.021
0.001
0.024

注：*P<0. 05，  **P<0. 01。

表  6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英语愉悦其各维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整体英语愉悦

英语学习兴趣

教师支持愉悦

同伴支持愉悦

预测变量

社会能力

整体情绪智力

社会能力

社会能力

Beta
0.285
0.180
0.317
0.249

t

3.631**

2.240*

4.083**

3.144**

决定系数

0.810
0.033
0.101
0.062

调整决定系数

0.750
0.026
0.095
0.056

F值

13.186**

5.017*

16.673**

9.888**

注：  *P<0. 05，  **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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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语学习者能捕捉到更多有利于英语学习的积

极信息， 能感受到更多的来自教师和学习同伴在英

语学习方面给予的支持感， 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业情

绪， 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愉悦水平。本研究发

现， 在不同情绪智力水平上， 特别是在低水平和高

水平组之间， 大学生英语愉悦及其各个维度的差异

显著， 间接表明英语学习者对不同情绪信息的应对

和操控能力会影响英语愉悦体验。情绪智力联结

个体的认知和情绪， 体现了个体认识、 调节和管理

自身及他人情绪信息的能力。高情绪智力者能在

英语学习过程中将认知和情绪有效平衡， 促使二者

共同服务于自我设定的有意义目标； 他们能够过滤

不利于英语学习的消极情绪， 更专注于积极情绪信

息（如与同伴、 教师互动中的支持感和学习的乐

趣）， 并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 进而形成高效、 正向

的认知−情绪相互作用的循环通道。因此， 英语教

学应关注培养大学生的情绪智力， 尤其是社交交互

能力， 为大学生创设良好的师生互动和同伴合作环

境。通过情绪智力的培养， 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管理

学习中的情绪， 增强英语学习的投入和体验。这有

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 进而

为提升整体英语教学质量提供新的路径。

5. 3　抓住主要影响因素， 聚焦主预测效应

进一步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 情绪智力的

社会能力进入了对大学生英语愉悦及其各维度的

预测。这一结果表明， 在情绪智力对大学生英语愉

悦的预测中， 社会能力维度发挥着主导作用。情绪

智力的社会能力指的是个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

情绪管理和情绪调节能力。英语愉悦量表中的教

师支持愉悦和同伴支持愉悦均体现了学习者在英

语学习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管理和调节情绪信息的

能力要求。无论从理论内涵还是实践经验来看， 情
绪智力的社会能力维度与英语愉悦的内涵具有高

度统一性， 它们都体现了语言交流和人际交往的

“社会性”。低情绪智力、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较弱的

学习者， 可能不太擅长处理其英语学习过程中与教

师和同学交流中的各种情绪信息， 难以体验到教师

和同伴支持所带来的愉悦感， 进而导致其在英语教

学和活动的参与度、 成就感相对较低。

在一定程度上， 外语学习的目的就是提高跨文

化交流与互动的有效性。情绪智力的“社会能力”

和外语学习者的外语愉悦的契合之处在于它们都

强调个体学习活动中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情

绪智力的社会能力体现了个体在社会交往和互动

中积极处理自己和他人情绪信息的能力： 高情绪智

力的个体能获得较多正面情绪信息反馈——体验

到更高的外语愉悦； 低情绪智力个体则获得较少的

正面情绪信息反馈——体验到的外语愉悦较低。

因此， 英语教师应高度重视学习者人际交往能力的

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有计划、 有目的地开展有利于

培养英语学习者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教学活动和

策略， 促使学习者在互动中学、 在“做”中学。例

如， 采用项目式语言教学、 任务型语言教学， 创设

有利于学习者交际的学习项目、 任务或活动， 通过

锻炼学习者调节和应对人际交往中处理情绪信息

的能力， 增加其外语学习兴趣以及来自教师、 学习

同伴的社会支持愉悦感。

整体情绪能力进入了大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

预测， 这表明英语学习兴趣受个体情绪智力的综合

影响。研究表明， 情绪智力不仅能正向预测学生的

外语愉悦， 还能负向预测外语焦虑和学习倦怠［13］。

愉悦情绪和焦虑、 倦怠感等消极情绪是一个此消彼

长的博弈过程。本研究展开的谈话研究也发现， 情
绪智力较高的学习者往往会主动采取促进积极学

业情绪的情绪调节策略， 并且对此策略有较强的控

制感。从学习心理角度来看， 英语学习兴趣是英语

学习者在与老师、 同学或他人的互动过程中， 对学

习结果与反馈产生的情绪体验。综合情绪管理能

力高的个体往往更容易获得积极正面的情绪体验， 
其英语学习兴趣自然也更高。

自陈式问卷测量的情绪智力实际上是个体感

知到的情绪智力（perceived EI）， 即个体对自身情绪

信息能力调控的自我效能感［18］。英语学习兴趣是

英语愉悦的重要维度， 受到个体综合情绪管理能力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此， 提高大学生操控情绪信

息的自我效能感是教育者干预大学生英语愉悦情

绪的重要切入点。总之， 情绪智力的社会能力能有

效预测整体英语愉悦及其三个维度， 这对英语教育

教学带来重要启示。  “社会性”既是情绪智力的重

要内涵， 又体现“英语愉悦”的重要特点， 甚至是外

语习得的重要条件。本研究结果也为教师在教育

教学活动中创设有利于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和“社

会交往”的教育教学环境提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

持。创设基于社交的互动学习环境， 不仅是优化英

语教学的有效手段， 也是干预和提高大学生英语愉

悦水平的有效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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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语

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的积极品质和情绪对学

习行为的重要作用， 对二语习得研究产生了重要影

响。它打破了以往集中于外语学习者的焦虑、 倦怠

等负面因素的研究取向， 更加关注学习者在外语学

习中积极情绪的体验， 如语言学习的愉悦感。本研

究以积极心理学研究中的关键变量——情绪智力

为切入点， 探讨情绪智力与英语学习愉悦的关系， 
并研究情绪智力对英语学习者愉悦水平的预测作

用。这不仅有助于揭示外语学习者情绪智力在外

语学习中的作用机制， 也为教师干预大学生英语愉

悦、 提高学习动机提供依据与策略。研究发现， 高
情绪智力水平的学习者能更好地激发和调用外语

学习过程中的愉悦感， 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尤其是情绪智力的社会能力， 即在人际关系中处理

情绪信息的能力， 能有效预测英语学习者愉悦水

平， 并促进学习者的二语交际意愿。这证明了情绪

智力对外语学习愉悦的积极影响， 有助于揭示情绪

智力影响大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机制。基于此， 英
语教师应更加重视情绪智力的“社会性”， 在英语教

学中通过设计互动式教学活动， 营造有利于师生互

动、 生生互动的英语学习和教学环境。这不仅有助

于提升大学生的社交能力， 还能增强大学生的英语

学习动机和投入度， 提高大学生英语学习的愉悦感

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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